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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家坡上忆峥嵘
□ 马智勇

近日，赵处亮同志
荣获中共中央“光荣在
党 50 年”纪念章。这枚
沉甸甸的勋章，是党组
织 对 他 五 十 年 坚 守 信
仰、对党忠诚、默默奉献
的最高褒奖，更是一名
老党员初心不改、矢志
不渝崇高品格的生动写
照。

赵 处 亮 1952 年 出
生于孝义西房庄村。青
年时期，他参军入伍，成
为一名铁道兵。服役期
间，他先后担任部队文
书、宣传记者，深耕军营
宣传战线，认真采写新
闻稿件、开展思想教育、
做 好 文 字 材 料 整 理 工
作 ，文 笔 扎 实 、工 作 细
致、作风踏实，多次得到
部队首长充分肯定与高
度好评。多年军旅生涯
栉风沐雨，淬炼出他吃
苦耐劳、忠诚担当、务实
奉献的宝贵品格，为此
后扎根地方、服务群众
打下坚实根基。

退役转业后，赵处
亮同志扎根家乡孝义，
在多个重要岗位履职尽
责、实干担当。在宣传、
文化岗位上，他牢牢把
握意识形态工作导向，
深耕宣传思想与文化建
设工作，积极挖掘孝义
本土文化资源，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主持
技校工作期间，他坚守
育人初心，从严治校、潜心办学，大力培育技能人才，
全力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恪尽职
守、兢兢业业，交出了扎实亮眼的工作答卷。

退休不退志，离岗不褪色。卸下工作重担后，赵
处亮同志依旧心系孝义文化事业发展，现任孝义市
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任《孝义文化研究》期刊
主编。他笔耕不辍、潜心挖掘整理本土历史文脉，用
心编撰文史资料，传承弘扬三晋优秀传统文化；同时
积极投身各类社会文化公益活动，常态化深入社区、
乡镇做抗战历史专题报告会，追忆革命岁月、宣讲红
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以自身余热传播正能量。

五十年风雨砥砺，一辈子初心如磐。无论是在
火热军营、党政文化岗位，还是在民间文史研究一
线，赵处亮同志始终政治立场坚定、工作认真负责、
作风朴实严谨，时刻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约束自身
言行，数十年坚守初心、无私奉献，是一名政治过硬、
群众认可、名副其实的合格共产党员。

岁月无言，初心滚烫。赵处亮同志五十年如一
日坚守信仰、扎根故土、倾情奉献，充分展现了老一
辈共产党员忠诚纯粹的政治本色与甘于付出的责任
担当。

“七一”刚过，我、老成（成新安）、曾
在任家坡驻村扶贫的老要（要斌）和摄影
师宁丽兵一行，驱车前往文水西山的任
家坡，看望有着 57 年党龄、一辈子守望
山村的红色文化志愿者——张养元老
人。

车子一头扎进了靛头沟，通往二道
川的旅游路非常好走。一路上，草木味
混着山野清甜，直沁心脾；植被释放出的
负氧离子飘进鼻孔，尘封多年的思绪也
一并飘上心头。

顺着沟往里走，便是文水昔日有名
的国营矿——靛头煤矿，下辖小南峪、靛
头和牛头坡三处坑口。我父亲就是矿
工，早年给资本家做工，公私合营后转为
正式工人。由于觉悟高、技术硬，被矿上
选入党校学习，最初大字不识，后来认了
不少字；入党后，还当上生产小队长。父
亲踏实工作了一辈子，留给我印象最深
的一句话便是：“听组织的，好好工作。”
我入党时，父亲特意叮嘱 :有机会多交些
党费。我曾在《山西日报》发表的题为

《老父心愿我了却》的文章，此刻一下蹦
入脑门。

“快看，这是我们扶贫时帮老乡建起
的牛场。”快到靛头村时，老要惊呼一声。
工作队驻村五年，持续帮扶着这片大山
里的村民。我们此行要探望的老张就是
帮扶对象之一。按老要的话说，几年下
来，他们和老张等早已结下了“姑舅亲”，
每年都要走动走动。这次过来，我们也
买了大西瓜、馒头和豆腐皮等亲戚来往
的家常吃食。

老要顺势摇下车窗，望着山间悠哉
悠哉吃草的黄牛，陷入深思。他说，夏天
有村民回来小住，到冬天就人烟稀少。
每逢大雪封山，工作队员买下药品、生活
物品等，有时徒步上山送给“五保户”等
重点人群。他们帮村民修补房子、取柴
烧火、送药就医，干了许多实事。说着，
老要下意识地摸了下胸前的党员徽章，
腰杆骤然挺直，整个人精神抖擞。

午后烈日依旧，但山风刚好，绿草正
旺，针叶林郁郁葱葱，青山连绵，碧空澄
澈。同行的人中，老成最健谈。他阅历
丰富，当过文联主席、工商联会长、残联
理事长、政协三级调研员，这些年一直从
事红色文化传播工作。靛头沟这条路，
曾是抗战时期文水三条秘密交通线之
一，他和许多志愿者沿着这条线，挖掘红
色文化资源，用摄影镜头记录红色故事，
任家坡便是热心的志愿者们经常到访的
地方。

车轮驶过当年辉煌过的靛头总矿机
关旧址，拐了几道急弯，冲过几个险坡，
终于来到坐落在半山腰的任家坡小山
村。绿树村边合，鸡犬相闻声，城市的喧
嚣在此戛然而止，红色文化志愿者举办
活动留下的标语、展板清晰可见。我们
寻访的老张已等候在门前。老人特意穿
了件很干净的上衣，别着耀眼的党员徽
章，手中捧着红色政治生日贺卡：“昨天，
河北邯矿集团金地煤矿党支部送给我
的。上面写着，我党龄 57 年了。”说起和
金地的事，老张满心感慨：“那天来了几
位矿上的党员，说他们是河北邯郸的，我
当即兴奋起来。1968 年，我被村里推荐
参军 ,在河北邯郸服役五年，那里就是我
的第二故乡。最让我激动的是 1969 年
我在部队光荣入了党。”自那以后 ,金地
煤矿的党组织也和老要所在的驻村工作
队携手一同助力村里脱贫。老张家院里
院外铺的胶皮地板，就是矿上党员捐的，
冬天下雪不打滑，夏天下雨不沾泥。每
逢党员前来开展主题活动，老张一家总
会提前准备可口饭菜，双方结下了深厚
的“朋亲”。

闲谈之际，老成以鲜红的党旗作为
背景，宁师傅为我们一行拍下了有纪念
意义的照片。循着一条幽静深僻的羊
肠小路，我们来到了任家坡的小山梁。
晚风习习，拂过全身，惬意凉爽。坐在
老张亲手整出的小空地上，我们随便聊
起来。老张指着南面的一片山坳，未发
声已动了情：那年（1940 年 1 月 31 日，
农历腊月二十三），驻靛头和任家坡的

“工卫旅”（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旅）战士
被日军包围，只有少数人突围，两百多
人牺牲在这里……”顺着老张指的方向
望去，我的眼里满是白尚立老师笔下惨
烈的画面 :一名战士掐住敌人脖子的双
手很难掰开；一名小战士脸面已被血染
得模糊不清了，但手里还紧紧握着一块
石头；一位战士嘴巴还紧紧咬着敌人的
耳朵；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
的……

山坳里有棵白皮松，静静伫立着，似
乎见证着当时发生的一切。当年乡亲们
含着泪，把一具具遗体擦洗干净，残臂断
肢归复收拢，统一安葬在一个废弃的煤
矿坑洞中。从此，两百多位革命者灵魂
和任家坡的山山水水融为一体。近年
来，许多红色文化志愿者在老张的带领
下，让长眠的英魂重被世人知晓为英烈
立碑、帮烈士家属寻亲、常态化开展祭奠
活动，那段惨痛的岁月记忆，化作一股股
红色力量，浸润着一代代年轻人。

老张又讲起了他父亲的事 :当年的
一个晚上，一位陌生的交通员紧紧地追
上我爹，把一包粉末东西交给他，叮嘱找
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过些时日有人来
取。说完，陌生人便消失在夜幕中。我
爹赶紧跑回家，在很隐秘的地方刨坑掩
埋，还特意抓了把干草盖上。第二天一
早，伪军找上门严刑逼迫他说出硫磺的
藏匿地点，父亲被打得昏死过去。乡亲
们救了好几天才捡回一条命。后来得
知，这是八路军制手榴弹的原料，交通员
来取时，父亲将物品完好交到他手中。

任家坡翻一道山就是王家庄，当年

日军在王家庄山峁修筑炮楼，意图切断
前山和后山的联系。我的太爷爷养了几
头骡子，借往来送货的机会，在日军的眼
皮下悄悄地把南街兄长“九如德”的盐和
纱布，驮着穿越二道川，运往离石吴城，
秘密交给敌后抗日组织。我爷爷做得一
手好饭，被炮楼日军强征当了厨师，当年
受尽了苛待。他借着挑水的间隙，悄悄
地将情报藏在奶奶娘家的土地神龛后，
为游击队提供有用情报。爷爷曾说，当
的名儿是做饭的，其实连一顿饱饭没吃
过。日本人狡猾，每顿饭都先逼爷爷尝
一口，确认安全了，他们才吃。我方队伍
拨据点时，爷爷扔了扁担，敲着水桶用声
音引导我方人员攻打，他说那一刻，心中
积压多年的憋屈释放出来，当时太解气
了……老张的爹和我的太爷爷、爷爷，他
们和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一样，用自己的
方式，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听说我老家也在山里，天生的地域
亲近感瞬时拉近了老张和我的距离。他
说，任家坡翻过土塔村就到了马家庄，他
当年上初中到前周村、河底村就是走的
这条路，翻山越岭求学从不觉得苦和累。
原来，老张认识我三叔，和我四叔也是同
学，三人几乎同时期入党。三叔是我们
那条沟爱学习的才子，被公社看中抽调
当秘书，1973 年招工进入吕梁地区乔家
沟砖厂，一辈子勤勤恳恳，从普通人做到
副厂长，在乔家沟提起“老马”，当地老人
无不称赞。“你四叔和我当过民兵连长 ,
当时我们都有被招工到靛头煤矿的机
会。但党组织说村里需要不能走，我们
就没别的想法，一直留在村里干。你四
叔咱遍山都知道，能吃苦做事有窍门，人
长得黑，能不黑吗？成天太阳晒，跑山跑
沟晒得流油。改革开放初期，他是党员
中较早当上万元户的人，县镇表彰时披
红戴花，人虽黑但显得胸前的花更红了
……”老张提起老同学，话多了起来。四
叔是这样，老张又何尝不是带头人？他
承包了村里石灰窑，带着乡亲们发家致
富，兑现了党员的承诺。“一晃快五十年
了，看着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我们这辈
人都放心了，牺牲在这片土地的同志们
也都安息了。”

老张的目光再次落在任家坡的那片
山坳，定格在山坳的那棵白皮松上。“前
些年，有河南的兄弟俩来这里找他们父
亲的遗骸，俩兄弟长跪痛哭，最后捧起一
掬黄土，哭喊着‘父亲，回家吧——’，含
泪而去。我哪儿都不去，我当过兵，又是
党员，我要守着英魂，通过宣传，让烈士
的家人寻亲，从任家坡这个临时的‘家’
跟着他们的后人回到当年的‘家’。”

漫天绯红的晚霞已嵌入吕梁山梁，
笼罩着近处的子夏山。我们转过身，老
张的小女儿已站在身边，她说正整理父
亲收集的资料，要把更多的红色故事讲
下去。我、老成、老要同时走近老张身
边，向那片山坳默默行注目礼。我们的
身后，是曾经的地下秘密交通线，过任家
坡，到二道川，去离石，到兴县，最终直达
延安 ;我们的眼前，是通畅扶贫旅游路，
衔接国道高速路，连通铁路机场，一路直
通首都北京。

任家坡上忆峥嵘，山河鉴初心。


